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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 年，历经了 多天痛苦的疾病折磨之后，

于 月 日凌晨，静静地咽了气。

月 日，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王晓棠阿姨挥泪

写就一篇祭文，发表在由我父亲晚年创刊并任主编的《八一电

影》杂志头版上，她的文章原文如下：

你乘着春风去了。在午夜，你体贴地，连床边守护你的孩

儿也没惊动，飘然起身，掠过北京三月春意朦胧的树梢，抚过

天安门烈士纪念碑碑顶，拢半袖料峭春寒，揣满腹对尘世的眷

恋，轻轻一叹，直上重霄而去

你乘风而去既高且远，远行复远行。

春风当然要送你，只因你此生与春同驻。你待人和煦像春

风，诲人细润似春雨；温厚比春日、文思如春潮。连你知名的

小说和电影也取名为《野火春风斗古城》。我有幸在其间塑造了

两个姐妹人物，由此结识了你。

你此番远去 色匆匆，我还未及告诉你：上月，加拿大国行

夫妇来华选家电影局罗伯特 片，看此片后诸多褒奖，说它是一

部各国观众都会接受的好影片。你的痴女小龙掩面低喃：“爸爸

要听到会特别高兴。他去得太快，太屈了！”面对你的两个娇儿

和爱妻淑文，我酸楚却又宽慰，他们在极度悲痛中仍能庄重自

持，显示出这个家庭的教养和品格。 这是你留给社会的又一财

富，也是你光华的折射。

春风当然要送你，只为你宠辱不惊的淡泊。得意时如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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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时也如斯；只为你不忘故旧的敦厚，鱼水乡情永记，贫贱之

交不移。更为你的耿耿丹心，虽历尽苦难，信仰始终不渝。然

而，我也有过忧虑，你过细了。过细，使你当年在敌占区做地

下工作时化险为夷，也使你而今早生华发，一病不起。你为中

华民族的兴衰长夜反侧，恨不能以书尽人间不平事，唤起四海

同此心。

你就这样乘风去了，携着你那支力重千钧的笔，直奔天路。

从此，我将翘首仰望：当天际现出长虹，那就是你，是你在挥

臂洋洋洒洒，为人间绘制七彩幸福之门！

父亲晚年照

本文作者写作此书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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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书法家，我的父亲李英儒，他一生

并非仅文学一条路。一个人的一生，当你看到他生命的终结，你

才发现人类生存的寿命实在是很短很短，亲人故去带给世人的

为巨大悲苦中有一种哀怨几乎是共通的， 什么他不能再多活几

年？

这种哀怨是无用的。

死亡，是人生绝对要遇到的一道深渊，你看到亲人到了深

渊的边缘，却有手不能拉住他，有身体不能挡住他，眼睁睁看

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飘然间连你的灵魂也随之而去的瞬间中，

或哭或无语都无法替代你心底里的呐喊。

我陪父亲在医院整 个日日夜夜，眼睁睁看他走完人生

最后这再也摆脱不了的巨大痛苦，欲哭无泪中，写完了以下全

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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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年前的“六一”，不是为了儿童的欢乐而庆祝的

日子。《野火春风斗古城》小说被改成话剧、评剧、大

鼓书、单弦。马泰、魏喜奎、喜彩莲扮演主要人物。王

晓棠因一人成功地扮演了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姐妹，

获得了当年度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

月 日是“国际儿童节 年可是 前的“六一”，却是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常的一个“年代”的开端。

月那是 年的 日，我同许许多多大人一样，于当

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收听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

等七人写 月的大字报。第二天， 年的 日，《人民日报》

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且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

神》的社论。

如果说这张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真正点燃的日

日，中共子，那么， 年 月 中央政治局以中共中央委员

会的名义发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则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浴血之

战初吹的号角。《通知》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它给了当时北京

市市长彭真、副市长吴晗无法承受的一击。这个通知是发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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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机关和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政治部的。

印着红头的文件放在爸爸的床边，爸爸从总政参加学习回

来就反复琢磨这份文件。一遍又一遍地把味着“五一六”通知

的意义。

爸爸把我们在家 兄妹叫到一起，召集了一个“家庭会的

议”。

我至今不忘的是爸爸从始至终没有展露过一次笑容，这使

年后仍然清晰地我在 记得“五一六”通知的几则内容：

“中央决定撤销原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原五

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彭真一个人搞

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

命和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提纲是资产阶

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混进党里、政

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

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

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

识破，例如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各级党

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懂吗？”爸爸扫视我们几人一

眼后问道。我当时立刻懵里懵懂地

说“不懂”。我没有想到，从此以后，

竟有十年的时间足以让我由不懂变

成刻骨铭心的伤痛。爸爸也想像不

文革”开始时的李小到，这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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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理应包括当时尚属儿童的我。爸爸目光盯着哥哥和姐

姐说“：这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回合，党内运动我经得多了，

时哥哥上高三，姐我看没有比这次声势更浩大的 姐在初三，

小哥刚进中学，我正准备参加升中学的考试。

姐姐问爸爸“：那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谁？”

爸爸皱着眉头说“：你们不要到外面去说，好好复习功课。”

姐姐笑了“：所答非所问⋯⋯”

月 日，我还在小学校的课年 堂里抄写一大篇一

大篇升学考试的复习题，那份由聂元梓领头签名的、题目为

《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掀起了一发不可阻挡的洪流。这份向学校当局提出挑战的大字

报写着：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

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

大革命。

这种激昂的言词样式在以后几个月乃至若干年中不断地使

用和发展着。这是大字报所产生的结果之一。

而更重要的结果是《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份大字报，同时

发表了赞扬的评论，它写道“：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

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月 的大革

命》的社论。社论号召“：坚决向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

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展开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

要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后两个月的红卫兵小报曾写过“：社论的春风一夜吹绿了所有校

园。”更有嫌这种比喻缠绵无力的提醒道“：战鼓已敲响，炮口

直指反革命黑帮，轰！轰！轰！”

从那个年月起，我就懂了，社论是政治的风向标。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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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音喇叭扬颂着自己的威力，你终日听到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里，播音员那种铿锵有力、字正腔圆的播送，声潮时刻撞

击着你的耳膜，在这种迅速强化的普及教育下，不由得你不卷

入这场政治运动的旋涡中去。

北京的各大院校在几天之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糊满了校

园，学校的教授和领导最先当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

威”和“牛鬼蛇神”。

哥哥是铁道学院附中的学生会主席、团总支书记，是学校

几年来重点培养的党员苗子。他对爸爸说，学生中很多人砸课

桌、椅子、黑板，拆毁、捣烂了学校公用设施，对教师的人身

攻击也越来越凶。“革命”伴随着极大的破坏性，看来停课势在

必行。校领导和党总支找哥哥谈话，希望学生会劝阻学生的过

激行为，他刚刚向学生会和团委提出这些要求，立刻有人说他

是“保皇派”。爸爸说：“不怕，你有群众基础，遇事先不急于

表态，多学习，掌握局势变化。”

停课，大学停了，中学停。 月份，我的升学考试终于在满

街都是大标语的运动气氛中消失了。起初听到不用伏案做题，我

感到一阵激动，高兴得和同学们一起在学校操场上跑起来。操

场的西边竖立着宣武门教堂的一面墙，它也是校园的一面围墙。

我们把书包抛向天空，想扔到教堂高墙上的玻璃花窗那么高，窗

户上的五彩玻璃闪闪发亮、耀眼夺目⋯⋯我大唱起“拿起笔做

刀枪”的歌子来，一路踩着音乐点回到家中，我喜悦地告诉爸

爸：“不用考试了，不上课了！”我像翻了身的奴隶一样，在屋

子里大步走来走去“怨不得 然后穷苦人民盼解放，我自由了”

又引吭高歌“翻身农奴把歌唱”，并随之手舞足蹈起来。

爸爸却像看着一只不认识的小怪物似地盯了我一会儿，问

道“：你不遗憾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8 页

我停住脚，也为自己少有的狂喜感到几分难为情。爸爸说：

“你不可惜？譬如说我手中的文章已经铅印了，修改三稿就要印

刷成书了，突然接到通知说：书不出了。你的毕业成绩那么好，

再考一次你会考进一个很好的学校，按部就班地读书，我指望

你一直读进大学，读进 ”现在全成泡影了，你还很高兴‘北大’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很窘。爸爸见状说“：好了，好了，我

不是说你，不上课了，我给你和你小哥买个月票，你们到大街

上和各个学校去看看大字报、看看‘运动’是怎么回事。”

我听了这个安排比过年还兴奋，整天不学习，还要到处去

“玩 这一天，我简直以为到了幸福的顶峰。

爸爸却无奈地放下了手中大本的铅印稿，这是他的第三部

长篇小说《大地春》。这份稿子已有两年的审查和修改经历了，

几经总政文化部讨论、评议，终于打出了清样（这部小说于

“文革”后出版，书名为《还我河山》）。爸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战斗在滹沱河上》完 年。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日成于

文、英文版发行到海外。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单行本《沿河村

的血迹》也颇为畅销。这部描写抗战的小说，创作手法十分朴

实，生动曲折的故事和塑造鲜明的人物引起了许多专业人员和

出版部门的注意。

年，爸爸出版了第二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野

火春风斗古城》。该小说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国十周年来优

秀创作作品”成为庆祝建国 周年的一份贺礼。这部小说引起

了极大的反响，小说被改成话剧、评剧等多种剧种上演。大鼓

书、曲剧和单弦中“杨母跳楼”的段子极为流传。马泰扮演杨

晓冬，魏喜奎、喜彩莲等均扮演主要人物“。文革”中，马泰还

经常来到我家小院，和爸爸多次见面， 虽然在“文革”中大家

的服饰趋于统一，但马泰穿的布中山装，脚登的一双平底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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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掩饰不住他风度翩翩的神彩，

饰演“杨晓冬”那样我党的地下

工作者，确是十分合适。《野火春

风斗古城》连环画的绘画者洪钊

获得了全国连环画创作奖。

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改编

为电影，严寄洲任导演。王心刚

扮演杨晓冬，王晓棠扮演主要人

物金环和银环。王润身扮演关敬

陶。陈立中扮演杨母。王晓棠因

一人成功地扮演了两个性格完全

不同的姐妹，获 “文革”开始时的父亲得了当年百花奖

最佳女演员的称号。可就在颁奖

之际，文化大革命到来，百花奖评奖取消了。

爸爸停止了写作。

我当时不能体会他的痛苦。

妈妈 岁 岁加入共产党。就当上了儿童团长，

我 岁当上了红卫兵，看管了 张老张志新的哥哥

师。哥哥当上了铁道学院附中的校革委会主任。圣母

离开了圣像座，头朝下倒在一个角落里，好像和耶稣

受难一样。

停课的最初阶段，姐姐带着我和小哥一行仨人每天一大早

就乘车到府右街国务院办事处看大字报。我 岁，小哥不过

。我们，姐姐则刚满 都煞有介事地拿着小本子记录。我们

一中学，财经学院、气象跑了师大女附中、一 学院等许多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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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不久，哥哥和姐姐

带上了红卫兵袖章。爸

爸拿起袖章左看右看，

最后套在自己胳膊上在

院中散步。哥哥翻箱倒

柜找出几套黄军装在身

上试穿，姐姐也同样效

仿。妈妈观赏着他们试

换衣服，不免有点遗憾

地说 这都是我保存多穿上父亲军装的李小龙 ：

年的，你爸爸缴获鬼子

的皮大衣我都送人了，我们自己的军装可没舍得给。”妈妈不很

左右，在那个年代，也算得高，有 米 上是高身材了，这和

她从小没娘，在滹沱河岸撒着欢疯玩有关。她的家是抗日根据

地，妈妈 岁就当上了

岁入党，儿童团长，

她跟着大部队打过游

击，也隐蔽到日伪占领

的城市当过地下交通

员，还背着孩子为党做

机要秘书工作。妈妈有

个灰布皮的军官转业

证。我从小就听过她对

逢此转业的种种抱怨 ，

爸爸便说“：你好好照顾

李小龙和哥哥李家平、姐姐李燕泥 家和孩子们，我不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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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吗？你就把为我们服务看成是为军队服务吧。”我觉得这

话好像有点自私，深爱爸爸的妈妈却浑然不觉，于是，爸爸几

百万字的小说，便都是妈妈一字一字抄出来的。

爸爸看着穿上军服、戴上红卫兵袖章显得威风和英俊起来

的一双儿女，禁不住拍拍哥哥的肩膀：“你们要是当兵，还真有

个样子。”

姐姐笑着说：“我会当上兵的，你等着瞧！不过，哥哥现在

不是兵，他可是官了。”“什么官？”爸爸半眯着眼问。

哥哥有点不好意思：“没什么，学校拟定成立文化革命运动

委员会，由革命教师、红卫兵小将和校工联合组成领导班子，我

被选在班子里了。”

“在班子里？”姐姐摇摇脑袋，满头乌发闪着缎子般的光：

“又不是在戏班子，干吗说得这么扭扭捏捏的。”

爸爸则凝神问：“你的分工是什么？”哥哥稍一口讷，姐姐

立刻抢着回答“：他是革委会主任！”

“是吗？”爸爸问，哥哥点点头。

“还不相信我，我听他们同学说的。好像我骗你们似的！”姐

姐笑着说。爸爸假装嗔怪地“喝斥”了一句：“小壶易热！”接

着转向哥哥说：“学生当正职？那革委会副主任是谁？”

“是校党委书记。”

“真是本末倒置！”

“不是我想当，是全校选举，我的票数最高。”

“那是一定的，学生的基数最大，你的票数当然就比教师高，

这不能说明你就应该当。”

哥哥并不着急地说：“这我知道，我找了老师和书记，他们

告诉我，选举前都商量过，他们认为我在革委会里是最理想的

人选。他们也都投了我的票。”我们确信这个情况，没有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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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哥哥必定算是学校培养的接班人，他的师生关系极好，校

领导在“文革”之初，事事都和哥哥详细交流，仍旧在要求哥

哥做好全校学生工作，他们曾说，我们现在说话不顶事了，你

要管好他们。哥哥也始终和造反派划开了一条明确的界限。所

以，后来学生运动发展变化最快的阶段，有人说哥哥是保皇派，

坚决号召学生反对他当学生领袖。幸好哥哥充满徐霞客的游历

精神，卷上行李，遍走祖国山河去了。直到今天，他这“精

神”不改，在跋涉

边远荒僻地区的

旅游区中的游客

里，年龄最大的

就是我哥哥。

爸爸沉默了

一会儿，说“：你

还是辞了，坚决

辞！要当也只能

当副的。”

哥哥说“：我

也是这么想的。”

姐姐可要跳

起来了“：嗬！我

们学校高中的好

几个红卫兵领袖

都在抢着当革委

会主任。为这，每

年代末期由父亲在动物园拍摄的李小龙四兄 天在学校用大喇

妹和妈妈 叭讲演拉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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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家还有让的！我要是高三的学生，我绝不⋯⋯”

“绝不怎么样？”爸爸故作严厉地问。

姐姐看看爸爸和哥哥，忽而一笑：“绝不当！绝不当！”

哥哥说到做到，当了副主任。可是一两个月后，在彻底砸

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学校再次改选，哥哥还是当上了

铁道学院附中的校革委会主任。

“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付诸行动的一刻，如森林大火浓烟

四起随风蔓延，如海啸浪潮狂呼急叫怒吼而来，其凶猛之势不

可阻挡。

尖头皮鞋、大背头、西装领带花衣服，统统在大街上当场

被红卫兵小将拦截，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

“阴阳头”诞生了。

满街的黄军装红袖章，灰、黑色中山装、劳动服组成了

“文革”的流行色。

从学校到街道，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被红卫兵实

行了监管。红卫兵从学校到社会来了个政治、经济大抄家。

我所在的宣武门小学，是我家从部队大院搬走后转进去的。

宣武门小学的旁边紧挨着宣武门天主教堂。星期天在学校常能

听到教堂风琴的阵阵弹奏声，那种美妙而又安详的悦耳之音常

使我获得一种幸福和愉快的圣洁之感。教堂的高墙上方有四面

高高的拱型窗，窗户上嵌着彩色玻璃，每天我们上早操时，金

色的太阳在五彩玻璃上映出奇妙的光亮，那红的、黄的、蓝绿

的闪亮就像童话世界的美丽幻像。

一天，我看见天主教堂的门大大地敞开着，人群拥进拥出。

我久已渴望着去领略那里无限的欢乐，便跟着人群溜进了教堂。

教堂是窄长型的，室内本来有秩序的长椅已经七扭八歪了。

我没发现耶稣像，但看见了圣母像，圣母离开了圣像座，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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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倒在一个角落，圣母那本应带着温婉笑意的面容，却好像和

耶稣受难一样，面部充满了痛苦和无奈的神情。我来不及细看

圣母像的惨状，就被一群吵吵嚷嚷的红卫兵给吸引了过去。七

八个红卫兵将圣坛桌子抬向高窗的下面。又有几个人用修女的

黑色裙袍兜来了一堆砖头瓦块。“让开！让开！”他们呼叫着登

上桌子，向高窗上投掷石块。原来，是要把充满西方建筑情调

的窗户打碎。三番五次，都没有投中，这时，又有一个红卫兵

举着一根长长的

竿子进来了，竿

子头上不知绑着

什么铁物件，桌

子上的人雀跃起

来了。我看不下

去了，扭头向外

跑。只听见扔向

玻璃窗的砖头密

集起来，我知道，

大标语贴到印尼驻华大使馆 窗户一定会被砸

中的。还没有跑

到大门口，就听到“哗啦啦”一声响，接着是一群人的欢呼和

尖叫声，我扭头一看，彩色的玻璃窗打碎了，枝枝杈杈还残留

在窗框上的碎玻璃像一只张着獠牙的狼口。我急忙又跑向大门，

拐进小学，奔向操场。

远远地看见了高窗⋯⋯却再也看不见五彩缤纷的太阳光

了，高墙上是一个个黑洞。

高墙下的土地上，松松的浮土中，彩色玻璃的碎片蒙上了

一层土。我拣起一块蓝色的玻璃，用手抹去浮土，没想到，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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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玻璃碴锋利如刀，手指马上被割了一个血口子，血涌了出

来，滴在刚擦干净的蓝玻璃上 ，玻璃变成了紫色，像深紫色的

葡萄。看着血玻璃，我感到疼，绞心一样地疼⋯⋯

就在这一天，我也当 了红卫兵。上

红卫兵的袖章还没戴好，就被分去看管关在学校里的“牛

鬼蛇神”。继北大校园刮起的揪斗旋风，各大、中、小学纷纷效

仿“。斗鬼台”“、抹黑脸”“、戴高帽”“、挂牌子”“、做喷气式”，

斗争形式五花八门。聂元梓公开表示：“红色恐怖万岁！”

我看管的是教音乐的男老师张某某。白面孔的张老师平日

穿着打扮像个华侨，梳得很整齐的头发向后面背着，衬衣总是

掖在腰里，皮带也不是普通皮带。永远显得笔挺的裤子下是各

色随季节变换的尖头皮鞋，他大为这所市民阶层居多的学校里

的学生看不惯。

“不老实就抽他！”一个高个子的女同学把一条宽皮带递过

来。这位女同学出身“革干”，以胆大好说在学校知名。她经常

搂着我的腰，蔑视着其他市民家庭的小学生说：“别理他们，都

是社会渣滓。”大约过了几个月，她父亲便被“揪”了出来。她

的“革干”父亲从一座十三层楼上跳了下来，当场身亡。那个

时候，她正在学校写大字报，突然间，家里人来叫她回去，从

此，她不再来了。时隔二十多年后，我途经西单，总不免向那

两眼层瞄上座发旧的大楼十三 。

这个像归国华侨、文革初期就挨整的张老师是张志新的哥

哥。我不敢接皮带，也不敢走进关人的教室。战战兢兢值了班，

接受了张老师抛过来的一个阴冷的眼光，就再也不肯做这种事

年，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部、优秀共产了。 党员张志

新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被捕。她创作了歌曲《谁

之罪》，张志新最终被“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割断喉咙，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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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杀害了。从 年中共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昭雪的决定和

宣传材料中，我看到了张志新一家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情况，其

中还提到了这位曾在我手下当过近两小时“囚徒”的张志新的

哥哥 张老师。）

肖华不让父亲离开军队，亲自组阁总政文化部创

作组，白刃叔叔不顾“兵临城下”，向我们普及猫肉好

吃的知识。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的曲波盛赞山东好

汉武二郎。徐怀中叔叔回味“党小组会”。

年的 月，全国教育战线处于失控状态。那篇由王力、

关锋、曹轶欧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起

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文章煽动要打 倒一大批领导干部：“不论

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么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

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是代表被打倒了们实际上 人民都会起

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

底摧毁。”

毛泽东十分欣赏这篇文章，称赞说：“写得何等好啊！”

于是，六七月间，由红卫兵小将这支不是军队、比军队还

带有时代政治色彩的新军，踊跃地投身到运动高潮中来，并且

转眼就成为文革初期最能付诸行动的强大力量。

在这股 的带动下，我又被分配了一个新任务，在个力量

女教 实行监管。师家里

所普通院落里的南房。房间不小， 多平方这是北京 有

米，家具和杂物堆得很多，女教师年纪约四五十岁，略显花白

的头发梳得很整齐。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丈夫，也不知道她

是教什么的 ，还。我和另一个女同学一进屋就挤在一个小板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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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又搬来　　一个小凳，让我们坐得舒服点。个男同学立刻朝

她喊：“少假惺惺地装好人！”女教师不动弹了。这屋 里一共有

两个男同学，他们翻这看那，故意把摆放得整齐的东西推倒，之

后看看女教师的反应，女教师则一声不吭。

个男生终于觉得不过瘾，拿起皮带砸向一个柜子，并提

说：“你平时不是拿教鞭敲桌子吗高音量 ？今天你听听这声音好

吗？”他把皮带抽得震天动地，我不由自主地捂上了耳朵。

“放 ”着下手！听

我吓得放开了捂耳朵的手，这才发现，喝斥的不是我，上

了年纪的女教师缓缓地也把手从耳朵上拿了下来。

男生得意非凡地喊： 你再听着。”他站到一个椅“好听吧！

更 去我就抽你子上 使劲地敲了起来，边敲边叫：“敢把手捂上

你这个臭婊子。”

女教师嘴里 一句什么含混不清的话。敲击者立刻停咕 噜了

止了动作问：“你说什么呢？”

女教师不抬眼睛地说：“这院里有那么多邻居，我希望你们

不要骂这样难听的，又无根据的话。”

两个男生 邻居听秘密一样高兴起来“：噢！你怕让像探知了

见？”他们索性放纵地齐声喊起来，一句连着一句⋯⋯女教师花

白的头垂了 下来，彻底不说话了。男生们喊到了极限，也停止

了，无聊地坐了下来。寂静中，只听见钟摆的滴答声。女教师

站了起来，向门外走去。“站住！干什么去？”“我要上厕所。”

“不行，你失去自由了 ，不 能上厕所

女教师抬起浮肿的脸，比听到刚才那阵凌辱的喊叫还要意

外地说：“什么？不能上厕所？”

“对，不能出去！”男生们又用手指了指一个白磁痰盂说：

“就用这个。”女教师没动，望着男生说：“让这两个女孩带着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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